
海上桥是巩义市大峪沟镇西北部丘陵地带的
一个行政村，南部和西部紧邻北山口镇的水地河
村、铁匠炉村，西北挨着市区的大黄冶，北面是站街
镇的山神庙村，东面与本镇的杨里村、柏林村、岳寨
村毗连，区域面积 6.7平方公里。全村 16个居民组
散处于各道沟谷山岭之中，居住着近600户农家，共
2600多口人。

海上桥人口聚居较多的自然村有水泉沟、柏
沟、后沟、南沟、吕家山、坡池坑、东沟等。顾名思
义，从这些地名就可以看出它们所处的方位、地貌
特征来。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自然村是水泉沟，村委
办公室、学校、卫生所、文化广场等均在此处，人称

“正村”。为什么叫水泉沟？据村中古碑记载，沟下
早先有一汪深泉，水源旺盛，翻花上冒，常年不涸，
聚出了一处碧潭，俗称“海眼”。这道沟因此就叫水
泉沟。后来人们在“海眼”旁修建了一座龙王庙 ，以
感谢神灵的恩赐；又在水沟上建了一座石桥，方便
了沟北的人到沟南种地。碧水倒映桥影，平添了一
处风景，人们称这座桥为海上桥，村名也随之叫做
海上桥了。不过，由于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传
说中的泉、庙、桥、碑早已不存，仅留在了老年人的
回忆之中。

水泉沟自然村保存有一处大面积的清代王氏
民居建筑群。此建筑群坐落于半月形的山坳中，依
山向阳，房舍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布局有致，四围
原有寨墙、寨门，形成了一座城堡式农家庄园。其
总面积 22400 平方米，分为 20 个院落，现存靠山砖
券窑洞75孔，砖瓦结构楼房42幢80余间，大多是二
进式三进式四合院，门窗配以砖雕、木雕、石雕，显
得庄重典雅大方。其他设施如水井、小路、水道等
都颇具匠心。据说此民居为清乾隆年间王伯当、王
伯禄始建，后经几百年来的增修改建，才形成了如
此规模。台湾著名教育家王广亚先生就出生在这
里。这个建筑群保存完好，仍居住着几十户村民，
已被巩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水泉沟东面，有一座窝窝头形状的小山，因山
上长有很多芦葱，故称其山为芦葱古堆，现写为六
存古堆。水泉沟北面是青狮山，海拔 377米。从六
存古堆上向西北望去，青狮山确实像一匹头东尾西
趴着、四蹄微伸的青色狮子，山因此得名。其山岩
石大多为青色，过去盛产磨刀石，因而俗名青石山，
以和更北面的红石山相呼应。然而此山古时候另
有其名，叫青堆山。明嘉靖《巩县志》记载：“青堆山
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形势耸立，四时青翠，古称青
堆。”民国《巩县志》曰：“侯山西北有青堆山，其山四
时苍翠，故名。”

青狮山南坡有青石铺砌的登山步道，山下石门
楼古朴淡雅，山上望远亭别致新颖。站在亭中西
望，可遥见市区，成功学院的楼厦历历在目。这是
王广亚先生为故乡捐建的，亭内镌刻有他撰写的

《青狮山望远亭简记》：“广亚少时常与玩伴登临此
山，纵目远眺，向往大千世界，终走出山村，闯荡海
外。今沧海归来，乡情依旧，特斥资于山顶建此观
景亭一座，下有登山步道通连，为父老游目驰怀散
心休闲之地。亦望青少年凭栏凝眸，志存高远，建
功立业，报效乡梓。广亚心愿足矣。”

海上桥村有着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文化传统，
因而产生了不少有作为的人物。村中关帝庙（现在
的学校）原存有两方非常有价值的碑刻：断赌永远
石碣和大劫文碑，是我们研究清末社会状况和民风
民俗的好材料。

康远明不免觉得这女人有意
思，因为心里早把她暗喻为杀手，
此时便觉得一把亮闪闪的尖刀在眼
前晃动。

或许也只是晃晃而已，但难说
也正找着缺口。康远明心想：不妨
陪着玩玩。

康远明单刀直入了：“听说最
近米园里闹狐仙了。”

徐丽莎没想到康远明从动物起
聊，一时没反应过来，倒愣了一下。

“狐狸？”徐丽莎瞪大了眼睛。
“有人说，那狐仙一到晚上就出

来了，绕过门口的假山，沿着围墙
往里走。听到的人还说，狐仙走起
路来窸窸窣窣的，像踩在棉花上
面。”

康远明说得很慢，还挺有声
色。而徐丽莎这样的女孩子，对中
国传统文化向来没什么兴趣。听到
康远明讲狐仙，她便有点怔住了。

康远明接着往下说。
“彪哥以前倒是讲过米园里有狐

仙，说他祖上有个
姨太太就是狐仙变
的 。 特 别 会 勾 人 。
后来就少了，没有
了。其实狐仙也是
很势利的，什么地
方有贵人，它就到
什么地方去。”

徐丽莎渐渐有
点回过神来，神色
有些变化。但夏天
的杨柳长得盛，在
康远明和徐丽莎中
间飘来飘去的，让
人什么都看不大真
切。

“听人说，前几天还真的有贵人
来了，就住在米园的一间屋子里。
那狐仙就知道了。到了晚上，狐仙
梳理梳理就赶着往里走。轻轻地敲
敲门，推推窗，狐仙就进去了。这
狐仙一进去，就拉着贵人的手要他
看看手相。贵人说狐仙是没有手相
的，不肯看。但狐仙硬是要贵人
看。接下来，可不得了。那狐仙自
己就开始脱衣服了。狐仙原本就穿
得少，狐背都露在外面，白花花
的。这一脱，三下两下可就光了
……”

“康远明！”
徐丽莎脸色都变了，尖声叫了

起来。
“怎么啦？”
徐丽莎越急，康远明就越镇

静。康远明干脆把烟点起来了，康
远明慢慢地抽，慢慢地吐烟圈。慢
慢地看着徐丽莎着急。

徐丽莎到底是徐丽莎。脸色在
红白灰之间快速转换之后，徐丽莎
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徐丽莎干脆也

把烟点起来了。她也慢慢地抽，慢
慢地吐烟圈。动作这一慢，人就又
轻松自在了起来。

“康远明——”
徐丽莎把这句原本连贯的话分

成了两半。虽然停顿了一下，但最
终还是讲了：

“康远明，其实你是个小人。”
康远明愣了愣，突然大笑了起

来。哈哈大笑：
“戏里面不是已经说了嘛，婊子

无情，戏子无义。”
徐丽莎没想到他这样回答，一

下子给呛住了。想要表白，又找不
到合适的词语，就用眼睛瞪着康远
明。

康远明倒是显得很绅士，他不
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包餐巾纸，
抽了一张，递给徐丽莎。

“徐小姐，其实我想说的意思
是，什么狐仙不狐仙，人是认不出
狐仙的。只有狐仙与狐仙，才彼此
认识。”

徐 丽 莎 犹 豫 了
一下，还是把餐巾纸
接了过来。

并且若有所思。
大姐大

有 些 晚 上 ， 于
莉莉就一个人去酒吧
喝酒。

有 时 候 会 有 体
面而好看的男人走上
去，想和她搭话。他
们问她是不是寂寞，
需要有人陪吗。也有
人夸她漂亮，拿出烟
问 她 抽 不 抽 。 灯 光

暗，于莉莉又戴着墨镜，没有人知
道她的年龄。有人叫她小姐，也有
人称她女士。但没有人敢造次她。

大家觉得，这个女人好像蛮有
钱的，肯定不是为了钱到酒吧来。
她不是鸡，但对鸭又不感兴趣。因
此有些奇怪。

于莉莉的婚姻一直是个谜。外
面传说原先于莉莉是结过婚的，后
来分开了。也有另外的传说，讲于
莉莉其实从来没有结过婚。但不管
怎样，现在的于莉莉是单身。

于莉莉现在和男人平起平坐。
有时她也会稍稍俯视他们。俯视男
人的女人总是世故的。但于莉莉认
为自己良心未泯。

张先生是于莉莉年轻时的情
人。讲得更准确些，于莉莉是张先
生一手捧红的。后来于莉莉红了，
张先生也老了。但他们的关系一直
保持着，半公开的。现在他们不再
是简单的情人了，有点像伙伴，但
又不是婚姻。这种关系有点
复杂，并且沉重，但和于莉
莉的心境倒是吻合的。 11

听到这句话，他反而偏头看我
一眼，我冲他微笑，他也笑了笑。
我们没有再继续这只猫的话题，开
始跟平时一样东拉西扯聊别的。

晚餐后他送我回来时还特意道
歉：“对不起，本来说好来接你下
班，但是临时有事，只能找你吃个
晚饭。”

“其实你有事就不用跑来，打个
电话告诉我就行了。”

“那不行，都约好了就不能让你
白等。”

“没关系的。”
我们到了。他照例先下车绕到

一边帮我打开门。道过别，我往店
里走，他还在身后说：“晚点儿给
你打电话！”

与他相处已有一个月，如此情
形并非没发生过。每当他因为工作
要改掉预计的约会，总会在忙完后
给我打电话。可这一次似乎有点儿
不一样。说不清原因，只觉得在问
过他那个吊饰之后，
他不自觉地表现得对
我比平时还细心体
贴。这感觉没有证据
也没有来由，却真实
清晰。

墙上的挂钟又
跑了一圈，很快就到
十点。

施 杰 没 来 电
话，说明他还在忙
着。

我忽然意识到
一个事实：除了公事
之外，我似乎从未主
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不见面时，
他总是会在合适的时候打来，即使
没有电话也会来短信，完全没有给
我主动找他的机会。或许是因为他
做得太完美，或许是我对他的感情
还没到时时挂念的程度，竟然到今
天才发现这点。看吧，我果然天生
淡漠又不懂维系感情，一旦对方不
再主动，每段关系就可能就此无疾
而终。眼下，我第一次准备给施杰
打电话，竟然是在怀疑他跟我的好
朋友有些什么的时候。

无论他跟慧仪之间是否曾有过
什么，其实我并不在意。这并非豁
达，而是当你并不想完全了解或完
全独占某一个人时，你就只在乎他
对你的那一部分是否真诚。说到底
还是不够爱。爱这东西太昂贵太庞
大也太复杂，人生那么长，既已拥
有过一次半次，就应该知足。

我拨通了施杰的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就在我以为

无 人 接 听 时 ， 他 的 声 音 传 来 了 ：
“喂？你下班了？”他说话像是刻意
压低了嗓音，周围也很静，仿佛没
有旁人。

“你还在忙吗？”我问。

“有点儿，要不我晚一点儿给你
回电话？”他保持音量快速地说。诡
异的是似乎还掺杂着一点点微弱的
回声。

他在什么地方？洗手间？
“好，你先忙吧。不用给我回电

话，明天再说。”我话音未落，听见
那 边 传 来 一 声 短 促 却 清 晰 的

“喵”……
施杰匆忙回答我：“那我先挂

了，晚点儿打给你。”
“呃，等一下。”我匆忙阻止

他，顺手拿起收银台上书店里的固
定电话拨出慧仪的号码，将听筒搁
在桌上。

“有事？”施杰在耳边问。
紧接着，我透过手机明明白白

地听见了一段熟悉的铃声：“Casa-
blanca”。慧仪用这段铃声用了很多
年，一直都没有换。

他们根本不是“有过”什么，
而是“正在”一起。

他也根本不是玩够了想安定，
而是还在选择要跟谁
安定。我挂断了固定
电话。

“ 没 事 了 ， 再
见。”然后，挂断手
机。

头 脑 精 明 、 经
验老到如施杰，本可
以将感情游戏玩得滴
水不漏、游刃有余；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技
高人胆大，他犯了个
如 此 简 单 的 低 级 错
误 ： 他 以 为 很 了 解
我，以为我绝对不会

主动给他打电话。如若不然，今晚
我打过去该听到的就是对方无法接
通的语音提示。然后第二天一早，
他会告诉我昨夜加班手机刚好没电。

他之所以挑中我，的确有一部
分是因为我并不那么紧张他，让他
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慢慢选择。哪
怕我们真的结了婚，婚后他也是自
由的。我独立，不太热情，带出去
见人不算失礼，要甩开也绝不会大
吵大闹。

而慧仪比我还独立。重要的是
她更出色更耀眼更骄傲更能满足男
人的虚荣心和征服欲。

果然，一个玩惯了的男人绝不
会忽然变得忠诚，只是随着年龄的增
长越来越会挑选适合做伴侣的女人。

如此一说，能跟慧仪一起跻身
他的选择对象之列，我还真有那么
点儿深感荣幸的意思。

今晚让他阴沟里翻船，我很抱
歉。

没有愤怒也没有伤心，除了一
丝被愚弄的不甘心之外，只有轻
松。怎么说都算是失恋，我
放自己一天假，不跑步，下
班后直接走回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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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方鼎
商周铜器上的饕餮纹，大多象征牛、羊、豕

的颜面，这可能与贵族在进行祭祀典礼时，牛、
羊、豕全备的称为“太牢”或只用羊、豕的称为

“少牢”的制度有关。目前许多研究者都俗称
这种纹饰为兽面纹。在青铜器上饰牛、羊等动
物颜面，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奴隶主贵族将
这些图案雕刻得很威严神秘，使人望而生畏。
因为青铜礼乐器主要是在奴隶主进行大典礼
或祭祀时使用，这是一种很严肃的场面，表示
了奴隶主贵族对祖先、对神的崇敬和虔诚，也
显示出奴隶主贵族本身的尊严。由此看出，青
铜器上兽面纹的采用，代表了商周奴隶主贵族
的意识形态，是礼乐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个饕餮纹方鼎，器身作方斗状，宽沿外
折，上有拱形立耳，长方形腹，器四角有扉棱，
四柱足。颈饰有夔纹，腹饰大兽面纹，底部饰
云雷纹。该鼎造型规整，制作精良，花纹古朴，
为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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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笔

重放的鲜花
作家老张斌是河南省新时期以来的最重要、

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自 1955 年开始创作以来，
已经发表并出版 200 多万字的小说，他的代表作

《蔷薇花瓣儿》、《柳叶桃》、《离情别绪》、《一岁等
于一生》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持久而强烈的反
响。

作为一名出生在 20世纪 30年代的作家，注定
老张斌的小说必将描绘并展示共和国发展过程中
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包括社会事件、政治运动、
人物命运，以及个人对这个时代的真切体验与感
悟，可以说他的小说是中国现代百年史的历史证
词。诚然，作为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老一代知识
分子，他的写作必定带着地方的泥土和地域宗族
的经验。综合这两个方面，老张斌作品的特点主
要集中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中对乡土语言的使用，
以及个体对于生命问题的感悟。

老张斌的乡土语言最大特色，是继承传统乡
土语言的描写性的同时，融进去了许多感觉化、意
绪化的东西，使乡土语言的客观化传统增加了新
的元素。他把气息，声音，味道这些不易表现的事
物用形象的、感觉化的身体反应呈现出一幅画质
的东西，使声音和气息成为一种立体的可感形
象。乡土不单纯是一种客观形象而是入心入肺，
入血入骨的身体的内在性主观感受。这种主观的
体验性文字同样也充满了他的风俗描写中。《蔷薇
花瓣》中，他把日常生活置于一种北方旅途风俗
里，他在其游走的旅程中写他的感觉体验。他有

着异常灵敏的感觉，把整个乡土情怀抒发在对故
乡一草一木的描写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是，张斌的乡土语言把那种表面的风光画、风俗
画、风情画的性质转换为一种人物的心灵感知与
生命体验，让事物的声、光、色、味、气形象地呈现
为身体器官性的感受，流动着自然而质朴的情韵，
使视觉因素的图画与感觉性的诗意在乡土情怀不
可追忆的无奈之中沉淀为一种内在的人性之美。

生命自身的特质给予个体言说生命的欲
求，老张斌作为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老作
家，对于生命问题的探讨是全方位的。在长篇
小说《一岁等于一生》中，他将自我本能的体验
和感觉的表述，融入隔代人之间浓浓的爱意之
中；通过对时间的考虑和生命的体悟，而将一段
亲历的往事付诸于纸墨。在老张斌的笔下，生
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多样性个体生命的
联动上，接受死亡结局是一个事实的形式，但人
们必须为保护生命尽到最大限度的努力，挽留
一个弱小的生命，从来都是生命体相互之间支
撑的义务与权力，时间仅仅是生命的形式标志，
某种意义上生命是永恒的、乐观的、创造性的，
只有生命的未来才是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为
之奋斗的理想。

55 年的艺术创作，老张斌留给我们丰富而宝
贵的经验，提供了有益而良多的启示，我们很有
必要重新定位和评价这位老作家对于新文学发展
的意义和作用。

祁发慧

域外见闻

意大利掠影
高玉成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一个比较落后的地
区，街道狭窄，楼房陈旧，很有点咱所谓“脏乱差”
的感觉。但是，仅仅半个时辰，我们就被那不勒
斯人的热情感动了——在一处背街小巷，我们的
大巴车转不过弯，于是，过往的那不勒斯人一个
接一个，三个接四个，跑来为司机指挥，甚至还有
人自告奋勇，要帮我们开车。起初，我们还以为
这些人是想讨个小费什么的，直到我们离开时，
他们友好地报以欢呼和掌声的时候，我们才为自
己的揣测感到负疚！那时，已经是夜晚十点多
了，那不勒斯人的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街道上
往来穿梭的都是些异常帅气的小伙和美丽的姑
娘，只要你多看他们一眼，他们一定会报以微笑，
热情地给你打招呼。遇到熟人，姑娘就扑上去拥
抱，朝着对方脸左一个响亮的吻，右一个响亮的
吻，全不顾我们诧异的眼光。开摩托的小伙子，
油门加得呼呼叫，我们正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
他们却突然把摩托车前轮提起，仅以后轮飞驰，
跟特技表演似的。当地华人朋友对我们说，那不
勒斯人就是这样，虽不富裕，却特别热爱生活，有
点像我们常说的“穷开心”似的！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能像庞
贝一样，消失得如此迅速、诡异，好像它只是一个
故事、一个传说，不曾真实发生过、存在过一样。
直到 18 世纪，有人在自家的葡萄园下深挖，才突
然发现，那个传说中的辉煌，不仅切实存在过，而
且就在自己脚下。之后又过了一百年，意大利政
府开始挖掘清理古城遗址。从此人们知道，那个
突然消失的古城，是在公元 1 世纪的某一个晚上，
被它邻近的维苏威火山喷涌而出的岩浆吞噬掉
的，被那冲天而起的火山灰湮没掉的。现在，庞贝
古城经过意大利人上百年挖掘清理后，重新呈现
在人们眼前。两千年前的城市框架、城市建筑、城
市艺术，甚至居民生活的细节，都被神奇地保留下
来。当然，这样的保留，是被那次火山爆发顷刻间
定格的，是与全城两万多条生命同时定格的，甚至
烤炉上的面包，拴在门边的狗，也被同时定格。据
说，庞贝出土的一只银制饮杯上刻有这样的话：

“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不知这是
庞贝人生活的写照，还是命运的谶言！

东方文明古国的人，到了西方文明古国，不
可能不对他们的名胜古迹发生兴趣。罗马的名
胜古迹，可以上溯三千年，不管是饱经沧桑的斗
兽场、凯旋门，还是金碧辉煌的神殿、教堂，都会
给人以不同于东方文明的震撼。他们对名胜古

迹的保护，也与我们将名胜古迹围起来，再收门
票的做法不大一样，他们完全是开放着的；所有
城建工程，都必须为古迹让道，即便是遇到一根
石柱、一堵残壁，都必须回避绕行；古迹散落在城
市的各个地方，与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
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踏古访遗。有人把罗马称
为“露天博物馆”，的确是不无道理。

从佛罗伦萨城外南端的高地向城内俯瞰，
一片密密麻麻的红瓦白墙，果然美丽。但是，佛
罗伦萨最吸引人的，却因为它是那场影响世界
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
大名鼎鼎的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就出生
在佛罗伦萨；拉斐尔、薄伽丘、乔托、多纳泰罗等
等，也都与佛罗伦萨关系密切。如此多的世界
巨匠积聚佛罗伦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徐
志摩把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真是一个天
才的想象！恐怕也只有徐志摩这样浪漫的诗
人，才可能把东方视为奇珍异宝的翡翠，用于佛
罗伦萨的译名中去。

咱们常有人把自己的水乡比作“东方威尼
斯”，不，我认为威尼斯是独一无二的。威尼斯是
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城市，它的每一座建筑、每一
条街道，都是数百年、上千年前，人们从阿尔卑斯
山上砍伐树木，削成木桩，密集地安插在沼泽淤
泥中，然后在上面铺上石板，再建房修路而成。
所以，威尼斯与我们的水乡不一样，它没有“根”，
是真正的水上城市。如果你观察得仔细，你会发
现威尼斯的建筑，很多都有些倾斜，公路也不大
平坦，原因就是下面的木桩千百年来所发生的不
同程度的塌陷造成的。人们担心，威尼斯可能会
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从海上倾覆、消失掉；也许正
因为如此，前往威尼斯旅游的人特别多，人们大
概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大脑，或者借助于照相机、
摄像机，努力把美丽的威尼斯永远留存在自己的
记忆中。

新书架

《纸与铁》
朱丽君

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历史上少数影
响深远的经济事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导致希
特勒发迹的根源。然而，近年来有很多历史学家认
为，通货膨胀政策不但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帮
助德国减少了赔款，因此对于 1918 年以后的德国
是利大于弊。当时的德国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
案。

本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以颇有影响力的汉堡
工商界为切入点，分析了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那
些理由存在的漏洞，指出通货膨胀严重危害了德国
经济，侵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使魏玛共和国
这个福利国家失信于民。此外，通货膨胀也没能使
赔款减少。作者剖析了长期以来德国政治经济体
系的弊端。不仅揭示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根源可
以追溯到威廉德国时期，而且还为分析第三帝国的
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本书德国经济灾难和

政治之间关系的生动阐述中，相信你一定会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理解德国通胀。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
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
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
和媒体的专家之一。

郑州地理

青狮山下海上桥
阎兴业

王继兴书法


